
这一原则曾被当作近现代国

国家利益与国家是不是相伴而生，这是一个颇具争论性的话题。学术界有关

国家利益问题的讨论可参见陈汉文：《在国际舞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 年版）、

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 年版）、金应忠、倪世雄：

年版）、 美

有国家以来，便有了国家利益。近代主权国家出现之后，国

家的内涵与外延都有了更为明晰的规定，人们对国家利益的主观

认知也从过去的模糊状态中剥离出来，具有了更加确定的内

）一词就其容。 在国际政治领域，国家利益（

基本涵义而言应渊源于欧洲近代出现的“国家理由”

，一译“国家理性”），而

意即国

的广为流行则源于法

国红衣主教和政治家黎塞留对付其政敌的一句口头禅，

家本身高于任何道德和法律准则。

年版）、黄硕风：《大较量：国《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力、球力论》（湖南出版社 汉斯

印书馆 年版）等

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商务

年版）、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

著作中相关章节的论述。本书作者认为，在讨论“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时，不仅要用

发展的观点去看待“国家”也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国家利益”。

②据考证，该术语由拉丁文“

年版，第

演化而来，最早在近现代意义上使用

该词的是意大利作家圭恰尔迪尼。参见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页。

英③ 参 见 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五版）》，上海译文出戈尔

版社 页。年版，第



含着与国际法准则及宪政原则冲突的一面。因此，一般情况下，

家主权理论的一部分而被广泛采用，尤其是被马基雅维利和黑格

内尔大肆宣扬之后。由于强调国家利益的至上性，

人们更喜欢用

益”一词。

来指称国际政治学中的“国家利

虽然这一概念非常抽象，但它却是一个主权国家存

续与发展的内在需求，是其整体国家战略与外交总战略的基本依

托。作为国际舞台上的行为主体，每一国家自然有其特殊的利益

追求，这样便形成了各种相互不同乃至彼此冲突的国家利益。国

家的行为是以追求国家利益为转移的，每个国家都要在一定的主

客观条件下采取行动以维护其自身利益。国家作为一个由领土、

居民、主权构成的独立实体，它首先要维护自己的生存与延续，

即保证自己作为拥有主权的国家实体的存在。如果国家实体被吞

并或消灭，主体也就不复存在了。在国家利益的需求中，生存和

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内在联系。存

在是发展的基础，而发展则是为了更好地生存。没有了发展的存

在便是停滞，便意味着死亡。就其本质而论，生存是一个政治和

军事问题，发展是一个社会和经济问题。当国家的生存环境严重

恶化的时候，国家的生存问题便会被置于首要地位，这时它就必

须将国家相当一部分资源用于增强国防能力，这势必会影响其社

会经济的发展，但却是必需的；而当国家的生存环境好转之后，

直接威胁国家安全的力量弱化了，这时它就会把发展社会经济作



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与实现国家利益，就需要

为第一要务，而社会经济的繁荣反过来又会大大增强国家存续的

能力。

国家利益虽然表面上看来带有很大的虚拟性，但它并不是人

们随意杜撰出来的纯粹的抽象概念，而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形成之

日就存在着的一种自然的、客观的内在需要。任何一个主权国

家，不论其领土大小、人口多寡、社会制度如何以及实力强弱，

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各国政府总是把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放在首

要位置。同时，任何一个国家对生存和发展的需求都是多层次

的，因而也是复杂的，这些需求至少包括民族生存、政治承认、

经济效益、社会发展与稳定、国际地位及其对世界的贡献等诸多

方面，而这些需求则要在国家生活的不同领域来实现，这就决定

了国家利益结构体系的复杂性，因而人们也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

国家利益作出各种不同的概括。如从空间上把国家利益划分为国

内利益和外部利益，或从时间上把国家利益看成是长远利益、暂

时利益和潜在利益的统一等等。其中为大多数学者最为普遍接受

的便是将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作为国家利益三

个要素的观点。

制定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最有利于维护与实现国家利益的国家

总体发展战略和国际总战略。国家利益是制定国家总体战略的基

本依托，而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总体战略则是该时期国家利

益的集中表现。换句话说，国家利益是确定国家战略目标的基

础，而国家战略的任务就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满足国家利益的

页。第年版商务印书馆

波页； 库库尔卡：《国际关系理论问题》，约瑟夫《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第

页；阎学通：页；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第

①关于国家利益的不同划分，可参见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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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

年版，第 页。

需要。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战略与国际战略

该国国家总战略的对内与对外两大部分。前者主要是基于国家利

益的需要所采取的国内总体发展战略，而后者则是基于国家利益

的考量而制定的的对外总战略。前者所要解决的是在国内社会经

济政治发展过程中，如何最大程度地选择并体现国家的根本利益

与长远利益的问题，而后者所要解决的则是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战

略和地缘战略才能在国际社会中更大程度地维护和实现国家的根

本利益与长远利益的问题。在实践中，二者又往往是相辅相成

的。

就某个具体国家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其基本利益是相

对固定的，不会轻易发生变化。因为国家利益根源于国家社会生

产水平和外部的环境所提出的要求，在社会生产水平和外部环境

没有重大改变的情况下，国家利益也会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只有

当国家的内部发展或外部环境发生大的变化时，其客观的国家利

① 关 于 国际战略”的涵义，在理解上也存在着分歧，但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

大类，一类以国家为行为主体，一类把国际社会本身作为国际战略的主体。参见

施密特：《西方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德 赫尔穆特 美

约翰 页。陈忠经：

年版，第

柯林斯：《大战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本，第

《国际战略问题》，时事出版社 页；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论》，

第 年版）一页。另参见王家福在其《国际战略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年版。）

书中对国际战略的探讨。此处取第一义。本书作者曾在一篇相关文章中这样表述国际

战略的基本涵义：“国际政治学中所说的国际战略是同具体的国家和国家利益联系在

一起的，追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其基本的和核心的利

益驱动。某一国家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然会有一个基于

对国际时空格局判断而形成的针对这一格局的总的对外行动纲领而制定的一整套的原

则计划，这就是该国在该时期的国际战略。国际战略也被称为国家的对外总战略或全

球战略，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乃至社会心理的诸多因素。”（参见蒲

国良：《过渡时期俄罗斯的地缘战略选择》一文，载李景治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与

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代中世纪

大幅度的调整。

益目标才会发生重大变化。不过，虽然国家利益本身具有客观

性，但是，由于价值观念、知识结构、个人修养、认识能力等方

面的差异，人们对国家利益的解释也往往会千差万别。因此，即

便一个国家客观的国家利益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国内政

治权力的更迭仍然可能导致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与国际总战略的重

大调整。因为施政者发生了变化。如果新的施政者对国家利益的

主观判断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他就完全有可能根据自己对国家

利益的认知重新布署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与国际总战略。如斯大林

逝世前后的苏联与毛泽东逝世前后的中国。就客观的国家利益而

世纪 年代中期的苏联，还是言，无论是

后期的中国，都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发生变化的是最高政治领

导层以及新旧决策者对国家利益及其实现方式的判断发生了重大

变化。同样，即便是同样的决策者，如果他对国家利益的主观判

年代末和

断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会对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国际总战略进行

年代初斯大林对苏联国世纪

家发展战略的大调整与 世纪 年代中期毛泽东对中国国家发

展战略的大调整都属于此种情况。只有在对国家利益做出正确判

断的基础上才能确立正确的国家战略目标，如果对国家利益判断

出现错误，那么难免会制定错误的国家战略目标。国家战略目标

一旦确立，它必然会成为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的主要任务。在主

要任务完成过程中，随着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它又会反过来对

未来的国家利益判断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任何国家的国家战略

都应以自己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利益结构的变化作为主要依据而制

定和实施。当然，由于主观上对利益结构的判断可能发生误差，

并不是每个国家的国家战略都会获得成功，但有效而成功的战略

调整则一定要适合本国利益结构的变化。



当然，国家实力既有表现为物质形态的硬件，

要有效地实现国家利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国家

利益实现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在这里，构成国家利益的

各要素、各层次之间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在某一特定时期

里，它们之间甚至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国家利益的实现，既要照

顾到各要素、各层次之间的平衡，同时又需要分清它们之间的主

次、先后和轻重关系。在国家利益的构成中，一定时期里起主导

作用的要素就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准确把握住核心利益，是有效

实现国家利益的关键。国家的核心利益是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

发展变化的。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

里，安全利益一直被作为国家的核心利益，这是由当时的国际国

内环境及当时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结构的基本判断决定的。而到了

年代末 年代初，国家完成了工作重点的转移，经济利益被

置于核心利益的地位，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也进行了相应的调

整。其次，国家利益的实现，往往需要经济、政治、军事、外交

和文化等诸手段的综合运用。而这些手段的运用，既要有实力，

还要靠谋略。国家实力是国家利益得以维护与实现的最基本的条

件。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任何实力基础，再高明的

策略大师也玩不出太多的花样来。所谓“空城计”、“空手道”，

都不过是暂时的应变之术，到头来终需要坚强的实力作后盾。正

如毛泽东所说，“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

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

就是钢铁不够”。

如人口、面积、工业、金融、军事，包括一定程度上的文化等

页。年版，第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年 月同李富春、陈正人、薄一波的谈话，转引自薄一波：《若毛泽东



同样，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如果谋

等，也有表现于观念形态的软件，如文化传统、历史、价值观

念、意识形态、社会凝聚力等等。谋略需要一定的实力做基础，

但“谋”得好坏与国家的实力又往往是不完全对称的。尤其是在

国际关系中，国家实力的运用会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国

家实力的对比并不能完全决定国际竞争和冲突的结果。一个小

国、弱国如果遇到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他有可能在特定的条件下

充分调动一切现实的与潜在的力量并把这一力量发挥到极至，从

而为该国争得超乎其国力之上的荣耀。如新加坡在李光耀的领导

下，一个弹丸之地转眼间成了举世瞩目的国际性的贸易中心。尼

克松在谈到李的成功时甚至曾颇为遗憾地表示：如果他是处于另

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家，就可能成为像丘吉尔、迪士累利或格莱

斯顿那样的世界性人物。

划失当，其实力的运用便会大打折扣。美国在二战后一段时期的

实力不可谓不强，但是却接连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失去主

动，其中的一个原因即在于此。谋略是实力得以有效发挥作用的

灵魂，如果没有高明的谋略，现有的实力就不可能充分地发挥，

更不用说潜在实力的巧妙运用了。只有协调各种战略手段的运

用，才能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最优化地维护与实现国家利益，否

则，各种实力和手段的作用就可能相互抵消，最终反而会阻碍国

家利益的实现甚至危及国家利益。

各国都以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为根本目标，而不同国家的利

益结构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甚至可能差别很大。这样，在各国

获取各自的国家利益的时候，就会出现彼此利益相互交错的情

理查德 尼克松：《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年版，第美① 参 见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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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况，在某些地方可能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而在别的地方则可能利

益相左甚至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一旦国家间的利益发生冲突，如

果解决冲突的手段和方式比较地多元化，双方回旋的空间较大，

冲突的可控性较强，冲突的烈度就会比较低，相反，冲突的烈度

就会比较高。反过来，国家间冲突的烈度越大，可控性就会越

小，回旋的余地就会越小，而解决的手段也往往越会趋于激烈和

单一。一旦冲突发展到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的地步，国家间的

互动关系就完全变成了一种零和游戏。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凡是被迫卷入战争旋涡的国家，它当时的国家利益就是要

赢得战争，已没有了第二条可供选择的道路。

世纪末开始，这种激烈的冲突首先在欧洲国家之间展

自民族国家于近代形成于欧洲之后，主权国家便成了国际社

会生活的主体，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激

烈。从

开，冲突烈度越来越强，直至演变成

世纪是一个主权国家纷纷涌现的时代。传统的帝国分崩离析，

在其废墟上出现了一个直至若干个新的民族国家，一批接一批的

原殖民地国家也纷纷挣脱旧的宗主国的束缚争得了主权。伴随主

权国家大量涌现的一大国际政治景观，便是主权国家之间大规

模、高烈度的冲突与争斗。最初，解决国家利益冲突的手段相当

单一和刚性，可控性极低，结果也基本上全是零和游戏。亦即战

争被看成是解决冲突的最终的和惟一有效的途径。一旦发生利益

冲突，双方便在战场上一决高低，战后的利益格局完全取决于胜

利者的意志。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和平被看成是两次战争之间短

暂的喘息，谈判往往也被看成是积蓄力量、卷土重来的一种手

段。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代，这一观念基本上主导

着国际政治的主流。两极格局时期，军事对抗仍然是国际斗争的



多年间，苏联始终

主要形式，各国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依旧来自军事，这就迫使各国

仍然不得不把军事安全作为各自的首要利益选择，人类社会始终

在随时可能爆发战争与防止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之间徘徊。但也

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苦难，

经过长期的冲突与磨合，国家间冲突的烈度开始出现缓和的趋

势，解决冲突的手段也日益多元化，人们的观念也从零和游戏逐

渐转向双赢或多赢。这种趋势在冷战后时代已更趋明朗，尽管世

界仍然存在着不少地区热点和高烈度的国家间冲突。

年，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在地球的一角，

在一个显然已被战争拖垮并且眼看就要拖死的沙俄帝国的母体上，

如凤凰涅槃一样奇迹般地诞生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崭新的制度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年，以这个新生的社会

主义共和国为主体，联合其他几个相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

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这个红色的布尔什

维克政权，战胜了饥饿，战胜了封锁，战胜了内乱和外患，从一

个幼弱的政权最终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不得不反过头来求助于她的力量来共同对付

希特勒，结果是整个东欧脱离了西方阵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时，苏联已经跃升为雄视欧洲，与世界头号霸主美国相抗衡的

第二大强国，成了冷战格局中两极中的一极的核心力量。

在从立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

处于被敌对力量封锁和包围的孤岛状态，维护政权的生存始终是



年。我们应当在 年内

其国家利益的核心，也就是说，国家的安全利益在这一时期一直

被置于超越于国家利益结构中其他要素之上的首要的地位。在列

宁去世后的权力角逐中，斯大林先后击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

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基于对苏

联的国家利益考量及对国际政治局势及国内政治经济及社会态势

的分析，斯大林把加速发展战略确定为苏联的国家总战略。他认

为，苏联处于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随时都可能受到攻击，

战争的阴云始终笼罩着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与苏联政府的迫切任

务就是在战争到来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击败敌人的进攻。为

了积蓄这种力量，斯大林确定，在内部，必须调动一切力量加速

发展自己；在外部，则要尽可能地把对苏联的威胁减小到最低限

度。斯大林在与反对派论战时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论点就是：

“决不能减低速度”。“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

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

为了集中利用一切资源加速发展苏联的国力，斯大林建立起了过

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体制。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加

速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与此相适应，政治、文化

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实行了过度的集权，任何不同的声音都

被认为有碍于经济的加速发展从而危及国家利益而被严令禁止直

至无情镇压。为了争得对苏联加速发展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斯

大林的国际战略的基本目标就是：在空间上尽一切可能拓展缓冲

地带，在时间上尽一切可能推迟战争的爆发。为此，在东方，苏

联全力支持外蒙古独立建国，并因此不惜与中国政府翻脸。不

页。年版，第卷，人民出版社《斯大林全集》，第



基于这一认识和判断，斯大林错失了其有生之年改

仅如此，苏联还尽一切可能维护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必

要时也不惜动用武力。在西方，为了缓解法西斯德国的威胁，苏

联发动了对芬兰的战争，并与希特勒德国合谋瓜分了波兰等国领

土。斯大林还把共产国际变成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把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纳入苏联的国际战略，让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都为保卫

苏联政权服务。斯大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赢得了一个虽然畸形

发展但仍足够强大的苏联，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美英等联手打

败法西斯奠定了国力基础。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为契机，苏联终于摆脱了长期的孤

岛状态，生存的威胁被大大降低了。但是，战争结束后，斯大林

对苏联国家利益的基本判断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斯大林

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只是新的一次世界大战到来之前的

暂时的和平，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体危机并没有结束，为了摆脱自

身的危机，资本主义必然会走上新的战争之路。而苏联则必须为

赢得下一次的战争而积极备战。也就是说，在斯大林看来，苏联

虽然打赢了反法西斯战争，虽然在国家实力上有了明显的提升，

虽然生存空间空前扩大了，但苏联仍然没有摆脱生存的威胁，安

全利益仍然处于苏联国家利益的首位。正如斯大林对印度大使所

说的那样：苏联只关心自身的安全和建立一条由对苏友好国家组

成的缓冲带。

革苏维埃制度的最后一次机会，而战后国内一度涌动的改革潮流

也随着沃兹涅先斯基与库兹涅佐夫等人的先后被整肃而再次归于

沉寂。结果，战前为积极备战而建立起来的斯大林模式在战后不

年版，第①参见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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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资本主

仅没有进行及时的改革，反而被更进一步凝固化和神化了。

基于对战后苏联国家利益的基本判断，斯大林对战前苏联所

采行的社会发展战略与国际战略持完全的肯定态度，并要在战后

继续下去。 斯大林认为，战争是解决两种制度冲突的必然和最

后手段，战后的和平只是战争以一种特殊的形态的延续，新一次世

界大战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而战争则是一种零和游戏。苏联的

国家利益要求它必须打赢下一场战争，而未来的那场战争极有可

能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总决战。还在反法西斯战争

结束前夕，斯大林就说过：这次战争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在于，无论

谁占领了一片土地，他都会在那里强制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凡

是他的军队所能到达之处，他都会这样做，不可能有例外的情

况 。斯大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

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它决定了资本主义

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包括经济危

机和政治危机的全面危机。这种危机的基础，一方面是世界资本

主义经济体系的瓦解日益加剧，另一方面是脱离资本主义的国家

由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

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兼容性，两种制度、两大阵营的冲突和

战争最终将是不可避免的。直到临去世前，斯大林仍然明确表示，

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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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



在国际战略上，斯大林通过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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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总危机，在它的第一阶段上产生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它的第二

形成了统一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阶段上，又在欧洲和亚洲产生了一批人民民主国家并和苏联一起

按照这一逻辑推演下去，

还在

新的世界大战到来之时永远地消灭帝国主义并不是不可能的。

年初的群众集会上，斯大林就声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

利证明了苏联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的优胜。正所谓“胜

利者是不受裁判的”，斯大林一言九鼎，任何怀疑和试图改变苏联

制度的努力都是不允许的。于是战前的备战模式被延续了下来，

苏联整个社会的全部资源依然被凝聚在加速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

事工业的中轴上，其他一切领域仍被置于附着的地位，消费品的生

产必须让位于改进军队装备。在斯大林看来，这是苏联加速发展，

增强国力的最有效的途径。他甚至把苏联的工业化道路与西方英

法美工业化道路之间的差别上升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与资本

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路线高度。

塔体制把苏联获得的势力范围“合法化”和固定化了。在欧洲，苏

联把整个东欧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东方，它得到了整个库

页岛，成功地使外蒙古从中国版图中彻底分离了出去，占领了日本

的北方四岛，还以“三八线”为界把朝鲜半岛的北部纳入了自己的

势力范围。斯大林在欧洲与亚洲都进行过拓展势力空间的努力，

最典型的当数西线的柏林危机与东线的朝鲜战争。中国共产党在

中国大陆夺取政权是斯大林的一个意外收获，雅尔塔体制出现了

，第《斯大林文集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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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一个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奴役，第二次世界大战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体系，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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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斯大林去世。经过一段时间激烈的权力争夺，

一个巨大的缺口，斯大林成功地把偌大一个中国变成了自己的同

盟国、缓冲带与反美前沿阵地。同时，斯大林小心翼翼地处理与世

界头号强国的关系，任何的扩张性试探都以不触怒美国为底线，谨

慎地维持着冷战格局下的和平。因为在斯大林看来，美苏的任何

直接冲突都有可能点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而在没有把握

击败对方的情况下，维持现状，与美国分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成果显然是最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的。这便是斯大林晚年对西方

强硬而又节制的外交方针的基本的认识论依据。苏中关系不过是

斯大林总体国际战略中的一环，是苏联同美国和西方国家打交道

中的一张底牌，处理同中国关系的任何举措都是以对苏联国家利

益的仔细考量为基线的。

年

赫鲁晓夫击败对手，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从马林科夫执政时

起，苏联已开始出现校正斯大林路线的趋向，赫鲁晓夫则更是进

行了更大规模的批判斯大林运动，苏联新领导人开始比较全面地

反思斯大林的理论与路线方针政策。

苏联新领导人确认，核武器的出现整个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

存状态，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在核武时代，战争具有了毁灭

人类的性质，一旦核战争爆发，参战的任何一方都不再可能成为胜

利者；而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有引起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因

此，任何战争，即便是普通战争、非核战争，也会变成毁灭性核战争的

导火索。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舞台上的反战力量第一次大犬超过

了战争的力量，社会主义各国与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一起能够在历

史上第一次提出一个完全现实的任务，即防止新的世界大战，保障

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赫鲁晓夫认为，现在连美帝国主义的主要

代表人物也已变得真正希望和平，也在为和平操心了。苏共新领导



的。

人的结论是：帝国主义用以威胁人类的世界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

基于这一判断，苏联的基本国家利益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基于维护和保障生存的安全利益让位给了旨在迅速改善

民生状态的社会经济发展。赫鲁晓夫认为，新的时代是一个两种制

度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时代，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必将取代资本主

义制度，但这一过程将不再通过战争，而是通过和平竞赛来实现和

平的过渡。苏联要在这个和平竞赛过程中保持优势，就必须恢复苏

维埃制度的活力，迅速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完

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重估苏联国家利益，必然导致苏联国家战略的的大调整。在

社会发展战略方面，赫鲁晓夫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

域发起了全面否定斯大林体制的运动，政治上批判斯大林的个人

崇拜，经济上试图改革过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体制，思想领域批

判教条主义，文化上倡导“解冻”，长期处于沉闷压抑状态的苏

联社会生活开始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生机与活力。在国际战略方

面，苏联领导人把和平共处看成是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最高原

则，是“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是“苏联和社会主义

阵营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帮助国际革命工人运动达到

其基本的阶级目标的最好的方法”。在赫鲁晓夫看来，只要通过

全面彻底的裁军，通过苏美两个核大国的联合，就可以防止战争

的爆发，实现和平，就能够实现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

有战争的世界”。与斯大林时期的内敛谨慎不同，赫鲁晓夫已把

苏联置于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苏联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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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毛泽东的话说，

第 页。

也开始越出传统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范围而向全球漫溢。这实际上

是迈出了战后美苏全球争霸的关键性一步。在当时两极冷战格局

中，东西方势力呈两大阵营分布，而苏联又是社会主义阵营之

首，为了把阵营内部各国纳入到苏联新的国际战略中去，它必然

要求其他国家与苏联一样实行步调一致的战略调整。中苏两国国

家利益的剧烈碰撞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

正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奇迹般地生长出一个苏联一

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炮火的余音中，在世界的东方，一个饱受帝

国主义蹂躏、被西方列强讥讽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又奇迹般地站

了起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立国之初，新政权面临着严峻而

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就国内而言，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毛泽东

所形象地概括的“一张白纸”、“一穷二白”。

而这时的美苏两大强国都已掌握了像原子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

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

拖拉机都不能造”。

弹、氢弹这样的毁灭性武器。在饱受长期战乱之后，百废待举的中

国迫切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是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

产，而这时新解放区的土改还没有开始，还有大量的土匪及国民党

残余势力尚待肃清，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则随时有可能反攻大陆。

新政权所面临的国际大背景则是美苏冷战格局已基本成型，双方

意识形态对立的气氛极其浓重。这一国际政治背景无疑增添了中

国政府争取外部世界承认的难度，因为新政府是由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人民政权。这一政权性质本身在当时的冷战氛围中就已在某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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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了

种程度上给自己定了位。同时，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对的还有自

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以及强权政治所造成的既定的

极为不利的政治生态环境。像任何一个新生政权一样，国家安全

利益在立国之初的国家利益结构中居于首要的和核心的地位。在

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地缘政治条件下，对于一个历经三代政府，

多年仗、付出几千万人生命代价才换来民族独立的新生

政权而言，如何能够把对国家利益的损害减小到最低限度，如何在

最短的时间里稳住阵脚，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如何能够迅速求得

国家的发展和强大，便是最大的国家利益。

世纪

基于上述基本判断并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的社会发展战略采

年代苏联的工业化模式：为了调动有限行了类似于

一方面，

的国内资源快速发展重工业，中国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

起来，与经济体制的集权相适应，政治权力也越来越集中，思想文化

与社会生活也日趋单一化，其结果，中国几乎是完整地复制了一个

斯大林模式，当然在这一过程也加进了中国自己的特色。在国际战

略方面，中国的幅员和人口加上它特殊的地缘价值使得新政权成立

之初便不期而遇地成了美苏对抗和争夺的一颗重要棋子。在当时

的背景下，中国选择中立于美苏之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张治中机要秘书回忆录》，吉林文史出版社

①建国前夕，张治中将军曾数次向周恩来和毛泽东建议：中国新的外交政策应避

免重蹈国民党政府一面倒的覆辙，实行美苏并重的新政策，既亲苏也亲美，不反美也不

反苏，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以亲美又亲苏的美苏并重政策来消除美苏对立，使

中国成为美苏关系的桥梁，这对中国有利，对美苏有利，对世界和平也有利。因此，新政

府在联合苏联时，也应当努力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改善和保持良好关系，这种政策最

符合中国的利益。参见余湛邦：《张治中

年版，第 页。另参见

，

应该说，张治中

的想法在当时是有着相当代表性的。其实，中共领导人心里未必不清楚这一点，但作为

掌管一个国家最高决策权的政治领导人，他们只能基于现实的判断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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